
21 世纪以来，随着生态文明建设上升为国

家战略与生态危机的日益凸显，中国生态散文

创作呈现出空前的繁盛态势。在这一热潮中，杨

文丰以其深厚的农业气象学专业背景与自觉的

文体建构意识，走出了一条科学理性与诗性表

达深度融合的独特道路。从早期《自然笔记》系

列对自然现象的科学诠释与诗意捕捉，到《雾

霾批判书》《海殇后的沉思》等作品对重大生

态危机的辛辣批判与社会介入，再到《榕树寓

言》《夕阳笼罩的珊瑚——自然笔记》《人鱼》

等文章将生态关怀提升至生命哲学与文明反思

的层面，杨文丰的散文创作完成了从“直觉式

自然写作”到“自觉式生态写作”①的时代转型，

体现出强烈的现实介入性，与在场主义散文理

论的核心主张高度契合。

作为一种重要的散文理论思潮，在场主义

把“去蔽、敞亮、本真”作为其美学使命，强调

散文应具备“精神性、介入性、当下性、发现性、

自由性”②，要求作家“面向事物本身”，以“身

体的在场”与“精神的在场”双重姿态，积极

介入当下现实，揭示被遮蔽的真相，“在追求文

学呈现诗意栖居中，不要忘记时代的担当和责

任”③。这一理论的核心主张与生态散文的内在

精神有着天然的亲和性——生态书写所追求的

直面生态真相、介入现实危机、探寻存在本真，

与在场主义的美学诉求高度一致。以在场主义

理论为框架审视杨文丰的散文，不仅能清晰勾

勒其科学、诗性与伦理融合的写作机制，更能揭

示其如何通过文学实践在科学实证与诗性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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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充分考量以及“新敬畏”伦理的倡明，杨文丰将生态关怀推进到文明批判与精神重建

的高度。三个维度互相支撑、彼此强化，使其散文不仅实现了在场主义“去蔽、敞亮、本真”

的美学诉求，也为中国生态文学贡献了具有启示意义的创作样式。

关键词： 杨文丰；生态散文；在场写作；科学视角；诗性象征；伦理担当

①  程相占、杨文丰：《走进生态审美的“文学现场”——与

生态散文作家杨文丰对谈》，《粤海风》2025年第 3期。

②  叶从容：《在场主义散文的理论渊源及其发展和影

响》，《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 年第 7 期。

③  周闻道：《在场主义与中国现代散文的转型》，《东吴

学术》2017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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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建立平衡。杨文丰的散文超越了传统生态文

学的感怀式表达，成为一种具身化、批判性与建

设性并存的在场实践。

一、科学视角 ： 
生态在场书写的理性之维

在场主义散文理论以其“去蔽、敞亮、本真”

的美学追求，为文学介入现实提供了一套行动

纲领。所谓“在场”，即“面向事物本身”，强调经

验的直接性、无遮蔽性和敞开性。这意味着散文

写作绝非对现实的远观或情绪的独白，而是作

家以其全部的“精神性”与“发现性”，穿透现

象的重重迷雾，直抵存在真相的勇毅行动。对于

生态书写而言，这一“介入”的首要与必由之路，

便是科学视角。杨文丰的生态散文，正是凭借

其深厚的自然科学功底（尤其是农业气象学背

景），将科学视角内化为一种独特的书写规则与

思维范式。这不仅为他的生态关怀提供了无可

辩驳的事实根基，更使其哲学思辨获得了坚实

的逻辑起点，从而极大地强化了在场书写的介

入力量与真理品格。

在场主义的核心行动是“去蔽”。周闻道指

出：“在场主义的在场，就是去蔽、敞亮、本真；在

场散文就是无遮蔽的散文，敞亮的散文，本真的

散文。”①在生态语境中，“蔽”往往体现为两种

形态：一是源于蒙昧与想象的原始神秘化叙事，

二是消费时代被利益驱动所精心构造的符号化

幻象。杨文丰散文中的科学视角，首先便如同一

把锋利的手术刀，精准地施行着这种文化病理

学的解剖与清理工作，实现着对生态现实的深

度“介入”。

这种“去蔽”首先体现为对传统自然认知

中神秘主义与模糊性的理性澄清。在《佛光》一

文中，杨文丰面对那被誉为祥瑞之兆、笼罩着浓

厚宗教色彩的“佛光”现象，并未止步于审美感

叹或玄想。他以气象学家的严谨，将其还原为一

个纯粹的大气光学现象，指出“所谓‘佛光’，实

乃人在特定的天气和地理环境下看到的一种大

气光学现象——七彩光环……阳光能够打上云

雾或雨滴，才能对阳光产生色散作用，将阳光

分解成七种色光，继而向人和太阳方向散开或

汇聚而进入你的眼帘，从而使你能看到红光圈

在外、紫光圈在里”，并最终形成的一种奇观，他

更进一步点明，这一奇观的呈现高度依赖观察

者所处的位置与光线角度，“是观测者自身的

影子”投射在云雾幕布上所成的像。②这一番科

学阐释，将“佛光”从虚无缥缈的神性象征地位

上请下，安放回它作为自然物理现象的真实位

置。这不是对美感的剥夺，而是一次彻底的“祛

魅”。通过科学之光的照射，自然现象得以从虚

幻的象征体系中解脱出来，显露出其客观、可解

的“物自体”面貌。读者由此被迫放弃廉价的迷

信与附会，转而直面一个遵循物理定律的、更纯

粹的自然奇观本身。这正是“面向事物本身”的

在场姿态——不回避、不神化，而是致力于廓清

认知的迷雾。

更具批判锋芒的“去蔽”，则指向被现代商

业文化与消费主义所建构和扭曲的自然幻象。

名贵中药材“冬虫夏草”被塑造为兼具动植物

神秘属性、能起死回生的滋补圣品，其光环在市

场和传说中不断放大。杨文丰在《冬虫夏草》一

文中，以冷静得近乎残酷的笔调，对此实施了彻

底的解构。他揭示虫草的本质是蝙蝠蛾的幼虫

被虫草菌（一种真菌）寄生后形成的“僵尸”复

合体。这一科学事实的披露，无异于一次对商

业神话和文化盲信的正面爆破。它所“去”之

“蔽”，是资本为追逐暴利而编织的华丽谎言，是

大众在健康焦虑下对自然物的非理性崇拜。杨

文丰以无可辩驳的科学证据，将“虫草”从滋补

神坛拉回它作为特殊生物寄生关系的本质。这

种“去蔽”的力量是双重的：一方面，它让读者

看清商品光环背后的自然真相；另一方面，它必

然引导读者进一步反思这一“祛魅”之后更为

严峻的现实——对虫草的非理性追捧所引发的

对青藏高原草场生态的掠夺性破坏。在此，科学

视角不仅完成了对具体物象的文化批判，更撬

动了整套扭曲的生产、消费与生态观念并对之

发出了整体性质疑，充分体现了在场写作“介

①  周闻道：《在场主义与中国现代散文的转型》，《东吴

学术》2017 年第 1 期。

②  杨文丰：《佛光》，《病盆景》，第 110-111 页，北京：西

苑出版社，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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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现实的批判力度与当下关怀。

然而，杨文丰的科学视角并未止步于冷峻

的“祛魅”与解构。在场主义的“去蔽”并非目

的，其指向是“敞亮”——即存在意义的澄明显

现。如果说传统的“魅”源于无知，那么杨文丰

则致力于在理性的最深处发掘出一种更为震

撼、更为恒久的“魅”，这是一种基于真知、通向

哲思的“复魅”。他的科学书写，在剥离了虚妄

的外壳后，转而照亮自然内在秩序的深邃、精

妙与和谐，从而在更高维度上实现了对世界的

“敞亮”。这种“敞亮”，不是简单的感性赞美，而

是认知飞跃后获得的精神豁亮与审美升华。

这种由科学引领的“敞亮”，首先表现为对

自然规律本身所蕴含的极致美感与艺术智慧的

揭示。在《蝴蝶为什么这样美》中，杨文丰并未

满足于描绘蝴蝶翅膀上纷繁的色彩与图案。他

深入到鳞片的微观结构，解释其色彩源自“物

理结构色”——通过微观结构对光线的干涉、衍

射所产生的、无需色素参与的、纯粹而变幻的色

泽。然而，他的笔锋并未停留在光学原理。他将

这种美提升到艺术哲学的高度：“蝴蝶的华贵美

是以抽象为底色的……还有便是秩序。而秩序

从来就是高等、高雅、贵重的艺术要素。”①在这

里，科学知识成为一座桥梁，一端连接着客观的

物理机制，另一端通往深刻的美学评判与生命

感悟。科学视角“敞亮”的，是超越个体感官的、

作为一种宇宙法则体现的“美之本质”。这种

美，因其根植于必然的物理规律而显得更为坚

实、更具神性。

从更深层次上看，杨文丰的科学视角常常

成为其“格物致知”、展开哲学思辨的起点，从

而实现精神层面的宏大“敞亮”。他善于通过具

体的科学观察，提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生命智慧

与存在哲理。在代表作《榕树寓言》中，他将对

榕树庞大根系系统的科学描述，转化为对中国

传统哲学中“虚”与“实”辩证关系的生动演绎：

“如果说榕树的地面根、地下根，刚劲无比，颇具

儒家风骨，那么，气生根飘逸空虚、自在柔弱，则

大有道家风范。”②他领悟到“欲成大道，虚实

相生，因虚而实，先虚后实”③的生命与艺术至

理。在这里，科学对自然物性的精准把握（“格

物”），为哲学思辨（“致知”）提供了坚实可靠、

无可辩驳的物质基础与逻辑起点。经由科学，读

者被引领到一个关于生命韧性、存在智慧与文

明精神的敞亮境界。这种“敞亮”，极大地增强

了文本的“精神性”与“发现性”，使得散文不

再局限在对生态议题的讨论上，而拓展为对普

遍存在意义的探求。凭借理性分析，杨文丰生态

散文完成了从“祛魅”到“复魅”的辩证跨越，

通过揭示自然规律的深邃、精妙与和谐，为自然

重新赋予了一种基于理性认知的、更为恢宏的

诗意与神秘感。这是一种更高维度的“复魅”。

对生态散文来说，在场主义所探求的“本

真”，在于揭示并倡导回归一种健康、可持续、合

乎自然规律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杨文丰科学

视角的终极意义，恰恰为其生态整体主义思想

中的“本真”生态关系搭建了坚实的思想框架。

科学赋予他的不只是对局部问题的洞察，更是

一种全局式、系统化、动态性的思维方式，使他

能够超越人类中心视角的偏狭，做到对“生命

共同体”本真状态的完整理解与执着呼吁。出

于这一考量，杨文丰创造性地化用了“生态体”

概念。在《榕树寓言》中，他将独木成林的榕树

及其维系的所有生命和周边环境视为一个“互

相影响、制约且趋向相对动态平衡的独特生态

体”④。这是生态学系统论思想的文学化与哲学

化表达，强调生态系统中各要素的普遍联系、相

互依存与动态平衡，任何局部的扰动都可能引

发系统的连锁反应。杨文丰将这一概念从特定

的榕树群落，推至整个地球家园，倡导一种超物

种、民族与国家界限的“地球村意识”，将整个

生物圈理解为一个休戚相关的巨型“生态体”。

就某种意义而言，这正是利奥波德“土地伦理”

思想的东方化创见。基于科学视角下的系统观

与联系观，他指出，人类的活动不应再被看作孤

立的个体行为，而是深度介入并扰动整个地球

“生态体”平衡的关键变量。

基于这种科学整体观，杨文丰的生态批判

才显得这般深刻而急切，直指生态关系的“本

①  杨文丰：《蝴蝶为什么这样美》，《蝴蝶为什么这样美》，

第 7 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②③④  杨文丰：《榕树寓言》，《北京文学》（精彩阅读）

2025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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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重建。在《夕阳笼罩的珊瑚——自然笔记》

中，他描绘了因海水酸化而导致珊瑚大规模白

化死亡的全球性生态灾难。他的担忧并非出于

感伤，而是建立在确凿的海洋化学与气候学知

识之上的论断：“任何‘小共生’，唯有和谐入地

球村的‘整体共生’，方能和美共生，美美与共，

各美其美，万物兴旺。”①这背后的科学逻辑链

是清晰可见的，人类碳排放直接导致海水 pH

值下降（酸化），引发珊瑚共生藻死亡和珊瑚白

化死亡，最终使得整个珊瑚礁生态系统崩溃。同

样的在场立场在《雾霾批判书》这篇具有强烈

现实介入性的作品中也得以贯彻。文中，杨文

丰用气象学知识剖析了雾霾的成因，让人们看

到“逆温层”如何像一个“巨大的锅盖”笼罩城

市，导致污染物无法扩散；并揭示了人们对雾与

霾的认识误区，“霾里雾中都含水汽，但霾的相

对湿度是低于 80%；一旦相对湿度高于 95%，

尽管无声无息，却已‘宫廷生变’，霾转变成了

雾——龌龊的雾，甚至是毒雾”②。这种科学的

剖析，使得批判不再是空泛的指责，而是对一

场“准化学事件”的精确诊断，其带来的震撼与

紧迫感，远非一般的文学描述所能比拟。科学视

角在此充当了最权威的“在场”见证，杨文丰所

倡导的伦理，如“新敬畏”，就不再是道德律令，

而是生态系统运行法则的必然要求，是人类维

持“生态体”本真健康状态必须承担的责任。但

是要注意，杨文丰生态散文对“真”的执守，不

仅是科学上的内在需求，更是生态审美的呼吁，

“生态散文的审美基于审真，基于对自然、社会

的本质、规律和特征的认识，所以，审美能力的

提高，有赖于审真能力的提高”③。他的散文担

当，也因此摆脱了空洞说教的嫌疑，成为一种饱

含理性洞察力与建设性远见的“本真”呼唤。

二、诗性象征 ： 
生态在场书写的审美之维

科学视角奠定了杨文丰生态散文坚实的

理性框架与求真面向，而诗性的象征则赋予其

审美光晕，是使其“在场”精神得以审美实现的

核心艺术机制。在场主义所追求的“敞亮”与

“本真”，绝非止步于事实的罗列与逻辑的推演，

而是“直接呈现在面前的事物，就是‘面向事

物本身’，就是经验的直接性、无遮蔽性和敞开

性”④。“面向事物本身”并达至“敞开”，不仅需

要理性的协作，更需审美的加持——需要将“事

物本身”从其物理存在的有限中解放出来，升

华为一个能容纳复杂意义、激发深层共鸣的审

美符号。也即说，在场书写要求的“介入”性还

指向心灵层面，而诗性象征正是实现这种深度

“心灵介入”的绝佳路径。杨文丰深谙此道，他并

未让作品停留在科学的冷静陈述上，而是凭借

其深厚的文学素养，精心搭筑了一套深邃、宏大

且根植于科学真实的诗性象征体系。

诗性象征，在科学视角的基础之上，承担着

更为积极的“敞亮”功能——即让被科学厘清

后的“事物本身”所蕴含的复杂生态关系、生命

哲理与文明困境，得以艺术地、鲜明地“呈现”

出来，照亮读者的感知与心智。德国哲学家恩斯

特·卡西尔（Ernst Cassirer）将人定义为“符号的

动物”⑤，认为人通过符号创造文化。作为最高

级的符号形式之一，象征能以具体的、有限的形

象暗示或呈现抽象的、无限的精神意蕴。杨文丰

散文中的诗性象征，正是这样一种强大的意义

“转换器”与“放大器”，它将被科学视角“去蔽”

后显露的自然本真进行审美编码，从而使其内

在意义得到前所未有的“敞亮”。

这种“敞亮”首先体现在，象征极大地拓展

了文本的意义空间与思想容量。由此，一个自然

物，在杨文丰笔下，便成为一个意义场域的焦

点。例如《榕树寓言》中的“榕树”，远不止是一

种植物学描述对象。它被赞誉为“植物世界的

龙，绿色巨龙”，是“伟岸、力量、智慧”的总体象

①  杨文丰：《夕阳笼罩的珊瑚——自然笔记》，《北京文

学》（精彩阅读）2023 年第 2 期。

②  杨文丰：《雾霾批判书》，《病盆景》，第 53 页，北京：西

苑出版社，2017。

③  程相占、杨文丰：《走进生态审美的“文学现场”——与

生态散文作家杨文丰对谈》，《粤海风》2025年第 3期。

④  周闻道：《在场精神的流变及其当下意义——从“文

以载道”到“文以在场”》，《东吴学术》2018 年第 3 期。

⑤  [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人类文化哲学导引》，甘

阳译，第 51 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5。

东吴学术    2026 年第 5 期032



征。①榕树独木成林、盘根错节的形态，象征着

生命的繁盛、系统的复杂与生态社区的共生共

荣；气生根的飘逸“虚”与支柱根的坚挺“实”，

巧妙地与中国道家哲学中“虚实相生”的宇宙

法则与生命智慧相呼应；而对自然存在的“绞

杀现象”，杨文丰则毫不避讳地揭示了生态系统

中竞争、更替的残酷一面，形成了生态伦理思考

中难以绕过的悖论与张力。同样，在《蝴蝶为什

么这样美》中，蝴蝶也不仅是昆虫，其从蛹到蝶

的蜕变过程，也隐喻着生命的超越性与精神的

永恒性。在《鉴赏年轮是残忍的事》中，年轮成

为时间的化石，生命的档案，命运的密码，镌刻

着自然的风雨与历史的沧桑。这些自然物经过

作家象征化的处理，脱离了孤立的实体状态，成

为通往更广阔意义宇宙的“入口”或“窗口”。

它们共同编织成庞大的象征网络，让散文能够

言说单一物象本身无法言说的复杂、抽象甚至

矛盾的存在体验。这恰是杨文丰散文“思想量”

实现艺术化承载、“精神性”得以充分呈现的关

键路径，完美回应了在场主义对散文“发现性”

与“自由性”的追求。

杨文丰对象征的建构，严格遵循基于自然

性、超越自然性的美学原则，这使得其散文“敞

亮”的意义具有无可置疑的“在地性”与说服力，

避免了凌空蹈虚。他极为尊重物象的客观“自

然性”，也就是物象固有的科学属性。这种象征，

是从自然性中生长出来的，而非强行嫁接的。在

《人鱼》一文中，他将金鱼塑造为“病态美”与

“人类意志扭曲”的象征，文中所有充当象征载

体的特征，如“雍容华贵”却行动不便的体态、

“如梦似幻”却妨碍视力的水泡等，本就是其生

物变异的事实。②有了这份科学的“真”作为坚

实基座，其对于人类中心主义、病态审美观及文

化阉割行为的象征层面的批判，才显得如此犀

利、精准、令人信服。《夕阳笼罩的珊瑚——自

然笔记》中，他将白化的珊瑚礁形容为“反生命

的、内敛一条条死亡微生灵”的“珊瑚堡”。③这

个触目惊心的象征，直接来源于酸化现象导致

珊瑚体内共生藻离去或死亡仅剩苍白钙质骨骼

的科学事实。可以看到，在杨文丰的生态散文

中，一方面，科学认知确保了象征的“真理性”，

另一方面，诗性升华则赋予了科学事实以直击

灵魂的“震撼力”。这种“格物致象”的写法，正

如他在对话中所言，“‘文学形象’基于自然性，

自然性离不开物象”④。他的象征世界始终与大

地、与现实、与“事物本身”保持着血肉联系，实

现了科学之真与艺术之美的同构，也让被“敞

亮”的意义牢牢锚定在存在的坚实大地上。

此外，在场主义的“介入”，不仅是主题和精

神的，也必然是语言的。“散文的介入，归根结

底是语言的介入”⑤——这就决定了在场主义

书写必然要从语言层面实现散文介入力的穿透

性。而杨文丰的诗性象征之所以能产生强大的

审美效能，与其极具张力、色彩与韵律感的诗性

语言密不可分。杨文丰的散文语言常常冲破常

规束缚，充满新奇的联想、磅礴的气势与精准的

变形，对读者的感知系统实施“陌生化”冲击，

表现出强烈的“介入”姿态。《榕树寓言》的开篇，

他大开大阖地写道：“榕树是与南方的金太阳、

与热风雨水结伴的树，是绿叶升舔白云的树，是

你要以《立在地球边上放号》那般的大肺活量

颂唱的树……”⑥“升舔”一词，化静为动，赋予

植物生长一种张扬着欲望与灵性的动态特质，

视觉冲击力极强；而援引郭沫若诗歌的意象，与

诗名一起，瞬间将榕树的形象与洪荒、浩大的宇

宙能量关联起来，为其象征意义奠定了崇高、

悲壮的基调。写蝴蝶时，他将科学观察（结构色）

与文化典故（梁祝化蝶）、哲学玄思（庄周梦蝶）

熔于一炉，让蝴蝶的象征意义在多重维度上累

加，进而充满阐释的弹性。他的语言节奏同样富

有变化，时而如《榕树寓言》中刻画气生根那般

舒缓、飘逸，充满道家般的空灵格调；时而又如

《雾霾批判书》中那般急促、陡峭，带着批判的

锋芒与控诉的力度，生成了一种内在的情感与

思想节律，拉动读者的心绪随之跌宕起伏。这种

①⑥  杨文丰：《榕树寓言》，《北京文学》（精彩阅读）2025

年第 1期。

②  杨文丰：《人鱼》，《北京文学》（精彩阅读）2024年第1期。

③  杨文丰：《夕阳笼罩下的珊瑚——自然笔记》，《北京文

学》（精彩阅读）2023年第 2期。

④  程相占、杨文丰：《走进生态审美的“文学现场”——与

生态散文作家杨文丰对谈》，《粤海风》2025年第 3期。

⑤  周闻道：《在场精神的流变及其当下意义——从“文

以载道”到“文以在场”》，《东吴学术》2018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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饱含诗性的语言，本身就构成了一种“有意味

的形式”，它绝不只是描述象征的工具，其自身

便是象征的一部分，直接参与并强化了文本的

审美力度与情感“介入”性。它迫使读者放慢阅

读速度，在拉长的感受过程中，更深切地体味象

征所承载的生态之痛与存在之思。

最终，在场主义所追求的“本真”境界，在

审美维度上体现为对存在真理的诗意揭示与共

鸣，并要求“思”与“诗”的高度统一。海德格尔

在《走向语言之途》中提出，“一切凝神之思就

是诗，而一切诗就是思”①，并倡导一种“诗意

的栖居”，认为艺术的本质在于“存在者的真理

自行设置入作品”②。杨文丰的生态散文，正是

这种“思即诗”理念的鲜活体现。他从未将深刻

的哲学思辨与审美表现割裂开来，而是让两者

充分融合，共同抵达生态存在的“本真”。《榕树

寓言》的结尾，作者面对榕树的“绞杀现象”陷

入沉思。他没有给出一个简单化的道德判决，

而是将其置于自然法则与人类社会的复杂语境

中，引导读者进行辩证思考。这种“思”，因其附

着在“榕树”这个强大多义的象征物象上，而变

得可感、可触、可辩，不再是空泛的哲学教条。生

态的复杂性、生存的悖论，通过“绞杀”这个具

体意象，形成了直抵人心的生态图景。同样，在

《离家的猫头鹰——自然笔记》中，他对自由、

囚养与自然伦理的全部思索，都不着痕迹地融

入对一只被短暂收养后又于深夜悄然离去的

猫头鹰的细致描摹与深情叙事中。当“我”在清

晨，望着阳台外那“辽阔高远的天空”，顿觉“所

有的鸟事都空了”，并领悟到“彼此自在，各自

独立，均感自由，各美其美，才算真正臻入和美”

时，③抽象的生态哲学已然与那一刻的空灵、释

然、怅惘等复杂情感紧密糅合。“思”化作了“诗”

的精神，“诗”成了“思”的身体。

这种思与诗的融合，使得杨文丰的散文能

够超越对具体生态问题的探讨，跃升至对生命

状态、存在方式乃至文明模式的“本真”叩问。

在《夕阳笼罩的珊瑚——自然笔记》中，他对

珊瑚白化这一科学事实的哀恸，最终升华为对

“科技神”崇拜下人类沦为“科技与欲望的‘双

重奴仆’”、成为“异化人”的尖锐批判，并呼唤

向“生态人”的转型。④这一思想旅程，始终伴随

着对珊瑚礁瑰丽往昔的诗意追忆与对眼前“死

亡城堡”的凄美描绘，哲思的冷峻与诗情的炽

烈交织在一起，共同照亮了“何以为人”“何以

栖居”这一根本性的“本真”问题。另一篇著名

散文《病盆景》也直面人类整体的生命状态，它

接续龚自珍《病梅馆记》的批判脉络，将整个地

球隐喻为“巨型病盆景”，批判的是人类对整个

自然的异化，指向对文明整体的生态反思。这样

一套“格物致象”的象征方法论，从科学认知出

发，经由诗性升华，最终抵达哲学思辨。

杨文丰通过构建根植于科学真实的宏大象

征体系、运用充满“陌生化”效力的诗性语言，

达成了“思”与“诗”的深度融合，成功为其生

态散文开拓了宽广而深邃的审美空间。正是凭

借科学视角与诗性象征两大策略的协同推进，

杨文丰的生态散文才得以真正实现在场主义所

倡导的从“去蔽”到“敞亮”直至“本真”的完

整美学历程，在智性认知与审美体验的双重震

撼中，完成对读者生态意识与生命觉悟的深刻

“介入”与唤醒。

三、伦理担当 ： 
生态在场书写的价值归宿

杨文丰生态散文最终锚定的，是一个深沉

而炽热的伦理世界。科学视角构建了其理性骨

骼，诗性象征赋予了其审美肌体，而伦理担当

则灌注了其散文世界的灵魂与良知，成为统摄

全局的精神主线与价值旨归，使杨文丰的写作

彻底跳脱了纯文学或纯科普的范畴，升华为一

种具有强烈现实介入意识与文明批判深度的精

神探索。从这个维度来说，杨文丰的生态书写天

①  [德]马丁·海德格尔：《走向语言之途》，孙周兴编选：

《海德格尔选集》，第 1148 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1996。

②  [德]马丁·海德格尔著，孙周兴、王庆节主编：《海德

格尔文集 林中路》，孙周兴译，第 23 页，北京：商务印

书馆，2017。

③  杨文丰：《离家的猫头鹰——自然笔记》，《黄河文学》

2023 年第 1 期。

④  杨文丰：《夕阳笼罩下的珊瑚——自然笔记》，《北京

文学》（精彩阅读）2023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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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③  周闻道：《在场精神的流变及其当下意义——从

“文以载道”到“文以在场”》，《东吴学术》2018 年第

3 期。

②  杨文丰：《人鱼》，《北京文学》（精彩阅读）2024 年第

1 期。

然具有在场主义精神内核，因为在场主义散文

理论自其诞生便与“担当”血脉相连。它将“精

神性、介入性、当下性”置于核心，明确主张散

文应“关怀民族的、人民的苦难或最关心的问

题”，要求作家以“去蔽”之笔，“敞亮”被遮蔽

的生存真相，最终实现存在的“本真”，从“文以

载道”到“文以在场”，周闻道指出，这是文学担

当意识走向成熟与科学的标志。①杨文丰的生

态散文，凭借融科学之真与诗性之美于一体的

独特笔触，将生态关怀推进到伦理批判、价值重

建与文明反思的高度，从而使其散文的“在场

性”不再仅仅是一种美学风格或写作姿态，更

成为一种沉重的伦理承担与迫切的价值呼唤，

是“文以在场”在生态书写上的显现。

在场主义的核心行动路径是“介入”，而

“介入”往往始于“批判”。这种批判不是情绪化

的牢骚或道德化的指责，而是建立在坚实认知

基础上的理性审视与价值判断，是“去蔽”的直

接体现。杨文丰生态散文的批判力度，由科学理

性支撑，因而既能切入具体生态事件的肌理，

又能直指背后深层的文化观念与文明痼疾。杨

文丰的批判首先指向人类中心主义及其引发的

具体生态灾难。在《“清道夫”黑洞》中，他对入

侵物种“清道夫鱼”（学名多辐翼甲鲶）的生态

危害进行了翔实的生物学分析，但其笔锋所指

绝非鱼类本身。他犀利地揭示出这场生态灾难

的根源，批判人类出于猎奇心理与商业利益的

“随意引入”与“盲目放生”引发的一系列连锁

反应。正是人类将自身欲望凌驾于生态系统规

律之上的傲慢行为，导致了本土水生态的崩溃。

这种批判跳出了就事论事的生态学报道，上升

为对隐匿在现代性体系中的人类控制欲与功利

主义逻辑的伦理拷问。同样，《雾霾批判书》一

文对雾霾成因的气象学、化学剖析，最终归结

为对粗放的发展模式、扭曲的能源消费结构与

滞后的社会管理的系统性批判。科学视角让他

精准地诊断了“病征”，而伦理担当则驱使他去

追问“病因”——那种牺牲环境换取短期利益

的发展观与生活模式。这是“介入当下”最直接

的回应，一种绝不回避，也不美化，而是以笔代

刀地解剖时代最严峻病灶的良知与立场。杨文

丰散文更具哲学深度的批判，则指向被文化塑

造、巩固的病态生态关系与扭曲的审美伦理。

这类批判突出而集中地体现在《人鱼》一文中。

他将国人赏玩了数百年的金鱼还原为其本来面

目——那不过是一条被人类通过长期囚禁与选

育而刻意制造出的“畸形”的鲫鱼。他痛切地指

出，金鱼是“被强行嵌入人的病态思想，被按照

人的畸形审美观塑形”的“人之扭曲意志的形

象化身”。②这一论断的伦理力量是沉重的，这

一剖析的文学病理学意义是残酷的。这不仅仅

是在批判一种赏玩行为，更是在揭露一种深植

于文化心理中的、将自然物按照人类狭隘甚至

畸形的趣味进行“改造”与“奴役”的伦理模式。

杨文丰将其批判的矛头，从具体的生态破坏行

为，延伸至整个支配着人与自然关系的病态文

化心理与人类中心主义伦理。这种批判，因结合

了确凿的科学事实与锐利的文化洞察，而具备

了“去蔽”的深刻力量，它揭去了笼罩在“风雅”

传统上的温情面纱，露出了其内在的控制、扭曲

与反自然本质。真正的伦理担当不止于批判，更

在于建设性的价值探寻与意义“发现”。在场主

义强调“发现性”，并指出“发现的终极目标是

真相，或本真；发现的过程，就是求真的过程”③。

正如杨文丰在破除以人类为中心的错误伦理

后，致力于建构一种全新的、符合生态本真的伦

理框架。其核心便是由科学系统思维孕育而生

的生态整体主义，以及由此深化而来的对自然

生态、社会生态、精神生态（“三态”）平衡互动

的深刻洞察，这体现了他超越个人经验、追寻普

遍真理的“精神性”追求。

不仅如此，杨文丰还化用了生态学领域的

“生态体”概念，将其引入生态散文创作，赋予

其文学化的审美内涵，并成为他生态整体主义

思想的结晶。在《榕树寓言》中，他将独木成林

的榕树及其周边所有生命与非生命环境视为一

个互相影响、制约且趋向相对动态平衡的独特

生态体。这不仅是生态学知识的文学转化，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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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伦理立场的宣示：在这个“生态体”中，人

类并非主宰，而是普通一员；伦理关怀的范围，

必须从人与人之间，扩展到整个生命共同体。他

倡导的“地球村意识”，正是这一思想在全球尺

度上的延伸。这与利奥波德的“土地伦理”一脉

相承，但更具东方式的系统思维与诗意表达。杨

文丰的伦理建构，因此跳出了对单一物种或局

部环境的怜惜，升华为对地球生命支持系统整

体健康与可持续性的终极关怀。这种从全局出

发、强调相互依存关系的整体观，本身就是一种

重大的伦理“发现”，它为在生态危机时代重建

伦理坐标提供了坚实的哲学基础。

更具有现实介入力量的，是杨文丰对“三态

平衡”关系的强调。他明确指出：“大生态散文，

则是须深入探讨及艺术地表现自然生态、社会

生态和精神生态‘三态’的关系及问题，强调人

的谦卑与担当，崇尚‘天人和美’，已然进入了

哲学境地的美学散文。”①这一见解将生态问题

从一个单纯的环境问题，还原为一个复杂的，交

织着自然、社会与精神维度的综合性文明危机。

在他的创作中，这种“三态”互动的视角贯穿

始终。《雾霾批判书》不仅写自然气象条件（自

然生态），更批判发展模式与能源结构（社会生

态），也反思现代人追求便利而无视代价的价值

观（精神生态）。《海殇后的沉思》从印度洋海啸

（自然生态）出发，反思人类在自然面前的狂妄

（精神生态），并审视全球灾害应对机制的缺陷

（社会生态）。这种将自然、社会、精神三者视为

一个动态整体来加以伦理考察的重要“发现”，

极大地增强了其散文的思想厚度与现实介入力

量，是在场主义“精神性”与“发现性”的显著

表达。

杨文丰的伦理探索并未止步于对旧伦理的

批判与新框架的勾勒，他更进一步，提出了具有

实践导向与终极关怀的“新敬畏”伦理与“生

态人”理想，为其整个伦理大厦树立了价值灯

塔，也为其在场书写找到了精神归宿。杨文丰富

有创见地区分了“旧敬畏”与“新敬畏”。旧敬

畏源于对自然威力的无知与恐惧，带有蒙昧的

迷信色彩；而“新敬畏”则是基于科学认知的、

理性且主动的敬畏。在《海殇后的沉思》中，他

提出，人类应对大自然怀抱一种“父性”与“母

性”的双重体认。他进而描绘了“子宫式生态圣

殿”的理想图景：人类如同胎儿在母体中，与自

然保持一种既依赖又和谐的原初关联，其中蕴

含着“孕育、互赖、安全、敬畏、感恩和孝敬自然

（母亲）等诸多内涵”②。这种“新敬畏”伦理，既

摒弃了征服自然的狂妄，也超越了浪漫怀旧的

原始主义。它要求人类在掌握自然规律的基础

上清醒地认知自身能力的边界，谦卑地承担起

对生态系统的看护责任。这是一种融合了理性、

情感与责任感的成熟伦理，为生态行为提供了

内在的情感动力与道德律令。

杨文丰的伦理思考由此指向了人的存在方

式的根本变革，即呼唤从“异化人”向“生态人”

的转型，断定“生态人”才是“生态使命的承担

者”，是“唯一能够跨入地球村最高层文明——

生态文明门槛的人”。③这一论断体现了在场主

义所强调的“精神性”写作的极致。它不仅批判

现实，更致力于建构一种超越当下异化状态、指

向未来文明形态的理想主体。他笔下的“生态

人”，是一个具备了生态整体认知、坚守“新敬

畏”伦理、在生活方式与精神世界上都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新型主体。对“生态人”的呼唤，本

质上是对被技术理性与消费欲望所遮蔽的“本

真”存在方式的艰难“去蔽”与积极“敞亮”，是

在场写作在价值维度上的最终目的。在最新长

篇散文《生态客家围》中，杨文丰将客家围的营

造智慧，归纳为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新敬畏”

伦理。他指出客家围的形制是“以道家生态智

慧为里”，其选址、布局、营建，无不体现“道法

自然”“柔韧不争”的哲学要义，是“人对自然

的谦卑、顺应而非居高临下地征服”。④这种敬

畏，并非出于无知的被动恐惧，而是主动将自然

规律内化为建筑法则的生活伦理。他点明了全

文的核心象征——“生态界围”⑤。它意味着人

①  龙其林、杨文丰：《散文要有容量——对谈生态作家杨

文丰》，《博览群书》2021 年第 4 期。

②  杨文丰：《走进子宫式生态圣殿》，《自然书》，第243页，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5。

③  杨文丰：《夕阳笼罩的珊瑚——自然笔记》，《北京文

学》（精彩阅读）2023 年第 2 期。

④⑤  杨文丰：《生态客家围》，《北京文学》（精彩阅读）

2026 年第 1 期。

东吴学术    2026 年第 5 期036



类必须清醒地为自己对自然的动作设界，正如

客家围为族人提供庇护的同时划定行动的范围

一样。文末，杨文丰更将“客家人”的身份象征

进行哲学泛化，指出在浩瀚宇宙和地球生命史

中，“谁都是‘客’居地球村之‘家’的‘人’”，

因此“我们都是‘客家人’”！①这样，“生态界

围”的伦理就从对一个特定民居的思考，升华

为对人类整体生存境遇的终极关怀。他不断呼

唤的“生态人”，正是这种认识到自身永恒“客

居”身份后能自觉构筑并敬畏“生态界围”、懂

得“科学而诗意地栖居”的文明主体。

杨文丰生态散文的伦理担当，构成了其在

场书写的价值核心与精神顶峰。它凭借牢靠的

科学认知，以深刻的诗性表达层层递进地铺开

了一幅从现实批判到伦理建构、从生态关怀到

文明反思的思想图景。在这一图景中，批判精神

实现了“介入性”与“去蔽”的在场使命；生态

整体主义与“三态平衡”观彰显了“精神性”与

“发现性”的在场深度；“新敬畏”伦理与“生态

人”理想，则指向了“本真”存在的终极价值，

实现了从“文以载道”到“文以在场”的精神跃

迁。杨文丰的生态散文牢牢锚定了其时代价值，

尝试塑造一种直面灵魂、审视文明、烛照未来的

生态伦理，是对“时代呼唤文学在场”的有力回

应。还应看到，杨文丰的生态伦理书写并未停留

于简单的道德判决，而是始终直面生态问题本

身的复杂性与悖论性。《榕树寓言》中榕树的“独

木成林”既是共生的典范，也是绞杀的现场；《冬

虫夏草》中科学认知破除了迷信，却也加速了掠

夺性开采；《人鱼》中金鱼的“美”恰恰是其“病”，

人类的审美趣味导致了生命的扭曲；《雾霾批判

书》中发展是生存所需，雾霾却是发展之痛。这

些相互缠绕的生态悖论，并非杨文丰思想的矛

盾，恰恰是其伦理思考深刻性的体现——他拒

绝将复杂的生态问题简化为非此即彼的道德二

元对立，而是将悖论本身和盘托出，让读者在张

力中抵达对生态本真的更深觉知。

通过对杨文丰生态散文的在场主义审视，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一个科学、诗性与伦理三

维共振的独特文学世界。这一世界不是静态的

景观陈列，而是一个以“介入”为引擎、以“去

蔽—敞亮—本真”为路径的动态精神场域。杨

文丰的写作，以其鲜明的理性精神、深邃的审美

转换与炽热的伦理担当，不仅践行了在场主义

的核心主张，更将中国生态散文从自然书写的

层面，有力提升至存在之思与文明批判的高度。

①  杨文丰：《生态客家围》，《北京文学》（精彩阅读）2026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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